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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化着的世界格局下讲好中国故事

最近，世界进入多事之秋，比如 2016 年的美国大

选和英国退欧，前几年的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最近

仍在持续发生的恐怖袭击，等等。这些事情看似出人

意料，实则隐藏着国际环境变化的大势，其背后是世

界格局的重塑。未来 20—30 年间，一方面，我们会见证，

中国将实现自近代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和民

族复兴；另一方面，人们也很可能会见证，三百年来

的世界格局将第一次不再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

认识范式转换

未来我们将面临多少风险、挑战甚至危机，坦白

地说，谁也不敢预言；只能说，“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不确定性”。变迁、变局和不确定性，将成为未来相

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

在此大变局的背景下，整个社会科学都面临着当

年托马斯 • 库恩讲的范式转换或科学革命。欧洲启蒙

时代至 19 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寻求

确定性，我们试图通过学习和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

探索社会变化的规律。按照这种认识，世界的大转变、

大变革，只不过是进入新的确定性的过渡阶段而已。

今天，如果世界正在进入一种新格局变化或新

秩序建构的过程中，简单套用现有的范式，将秩序更

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笼统归结为“过渡”、“转型”

（transition）现象，既不利于我们了解当下已经发生的

事情，也无益于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机遇、新挑战。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对于这场危

机，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没有预料到，而且直到现在

也还没提供清晰的解释。

因此，不仅经济学界，整个社会科学界现在都存

在是否会迎来新的范式转换的问题。在新的世界格局

变化面前，仅仅用原有的范式来理解和阐释诸多的不

确定性已经明显不够了。

今天，社会科学研究（当然也包括国际关系研究）

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是否可以说，我们面临

着三百年来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不仅

在事实层面上非西方力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

强、作用日益提升、影响日益扩大；而且在道理层面上，

整个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格局？这有点类似当年爱米

尔 • 涂尔干讲的“失范”：旧的一套规范越发不灵了，

而新的规范还在探索和建构之中。即使是所谓的“发

达社会”，也呈现出一幅失范状态：经济失调、政治

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精英失职。从国际上看，

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一套基本的

秩序和格局，正在遭遇这样那样的挑战，更不用说冷

战结束后曾昙花一现的“一超独霸”局面了。

 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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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重建

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原有的国际

关系正在重建之中：

首先是主体变了。原来所理解的国际关系就是国

家间的关系，其主体就是国家或国家集团，威斯特伐

利亚体系就是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关系，“冷战

体系”也是要处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以苏联为

首的华约集团之间的关系。现在，有大量的跨国公司

和它们组织的各类论坛（达沃斯论坛就是其中之一），

还有更大量的非政府机构和及其组织的各类活动，它

们虽然不是国家意义上的行为体，但却越来越具有议

题设置、规则设定、程序设计等能力，并不断影响或

左右着世界经济与政治以及舆论的走向。主体变化还

体现在一些传统组织的复活或复苏中，它们不是以国

家的形态，而是以地区组织和宗教组织的形态出现，

在国际上经常唱主角或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中东地区

的什叶派和逊尼派，它们是超越国家边界的。

其次是议题变了。过去，国际关系要处理的主要

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与外交等传统安全问题。

这些问题今天仍然存在，甚至也很严重；但同时，国

际关系领域中又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大量非传统安全议

题，例如日益紧迫却争议不断的气候变化问题，各类

疾病传播及防治问题，各国如何联手解决形形色色的

恐怖主义挑战问题，仍在恶化的环境污染和可能带来

的生态灾难问题等等，以及由于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

而引发的全球治理难题。这些都不再是传统的国际关

系议题，但却是国际关系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越来越

重要和紧迫的全新议题。由于很多议题是传统的国际

关系完全不曾涉猎也没有任何知识积累的领域，因此

也是新的巨大挑战。

再次是规则变了。以前的国际关系规则，其实就

是大国规则、强权规则、丛林规则。现在，即使是大

国之间，原来的同盟关系也在重组，更何况它们也无

法仅仅自己说了算。二战后的格局和秩序，主要是战

胜国的三巨头在秘密环境下商定的。但这样的规则制

定方式在当代已不再可能。“冷战”时期形成的东西

方阵营，一方已不复存在，另一方已非铁板一块，当

初的所谓“中间地带”正在积极探索各种类型的“伙

伴关系”。大国霸权不再，国际秩序大国主宰不再，

所以才有从 G7 到 G20 的转变（G7 虽然还在，但是其

实际作用和被关注的程度都远远不及 G20）。这种转

变的根源，在于以往那种强权逻辑和“非我即敌”的基

本规则都越来越不灵了，甚至越来越伤人伤己。“冷战”

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其重要特征，

就是参与者越来越多，规则制定也越来越透明，非西方

G7虽然还在，但是其实际作用和被关注的程度都远远不及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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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前所未有地参与进来，它们在规则

制定中的声音和作用是过去几百年无法想象的。不过，

世界要完成这样的大转变，难免还要碰到一个又一个新

的曲折，甚至还要经历一场又一场斗争。目前的“逆全

球化”、民粹主义，不过是这种曲折的表现罢了。

最后是舆论变了。过去几百年间，国际关系只是

少数国家里极少数人的“专利”，别人既不懂，也无权

涉入。现在，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的巨变，各国各地

各色各族的人们再也不会对世界上的事情不闻不问或听

之任之。信息的瞬间多维扩散和分享造成的震荡，也是

过去任何一轮全球化所不具有的特征，它其实也是各类

非国家行为体和非西方国家越来越能够在国际事物中扮

演不同角色的技术支撑。连最权威、最神秘的国与国之

间的“外交”，也不得不借助和借重公共外交、民间外交、

二轨外交、媒体外交……传媒，包括新媒体、自媒体，

在国际关系中俨然成了“另类帝国”。正是信息技术革

命及其后果的广泛、迅速运用，为世界的不确定性和治

理难题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

讲好中国故事

当年被囚禁在铁笼里的葛兰西曾一语惊人“人人

都是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

人人都是外交家！不仅官员、学者、艺术家，而且成

年来往于各国的留学生、经商人、打工者、旅游者，

也都在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一言一行扮演着外交人员

的角色，发挥着外交家的功能。

回顾过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万隆会议前后

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起，我们在国际上就一直

主张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主张也遵循着互利、合作、共

赢的发展路径和理念。现在，更是明确提出共商共建

共赢的新理念。共商，是指从一开始制定规则起，就

要大家一起来讨论，来谋划；共建，是指在整个过程中，

需要大家都来参与，来投入；共赢，是指结果不是零和，

更不是你死我活。今天，这些理念和原则已不再只是

中国一家的主张，而且正在成为新的国际关系可能的

规则和格局。

因此，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当然也包括其他

领域的人士，背负着一项重大使命，就是如何把这样

的道理讲明、讲透、讲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所谓

正当性问题。中国崛起为更大的世界经济体这个事实，

尚不足以解决我们崛起的正当性问题。真要在世界上

“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做更扎实

更细致的思想和理论工作，总结、提炼、概括好中国

崛起这个事实背后的实践、道路和理论。道不透理不清，

理不清言不明。只有自己把事实背后的“道”弄透彻、

“理”想清楚，才能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其实，世界上很多非西方国家在跟随西方（或被

西方支配）多年之后，切身感受到西方那套模式并不

适用他们，也很想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治理经验。

从这个角度讲，讲好中国故事，已经具有了世界层面

的意义，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中国道路就适合一切国家

和地区，更不会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任何人。中

国的发展，无非是向世界上提供了非西方式发展（严

格地说，即使所谓“西方”，也有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的另一种可能和另一种选择。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即使这些国家和人民有强

烈的意愿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我们讲故事的方式也一

定要根据对象和环境而入境随俗、与时俱进，很多时候

需要用静流无声的方式，才能达到融雪于水的效果，而

不只是与西方较劲，在有意无意中落入简单的二元对立

或非此即彼的陷阱。中国故事真正讲好了，能帮助人们

走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路，这样建设起来的世界格

局，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格局，

而不是互相猜疑、彼此厮杀、共同毁灭的世界。

（编辑  迟晨光）


